
关于里斯本丸三位英俘所留合影的疑云
□夏志刚

一 里斯本丸当事人舟山唯一合影

1942年10月2日，“里斯本丸”中幸存的英军

战俘在舟山渔民的帮助下，成功登陆东极青浜

岛，三位英军官———法伦斯、詹姆斯顿和伊文思

在青浜岛后村渔民唐如良(唐阿大)和其妻王招

云及南地湾村翁阿川(和尚阿川 )的掩护下，藏

进一个叫小湾洞的洞穴内躲过了日寇魔掌。几

天后，东极渔民经葫芦岛将他们护送到定海县

国民兵团第四大队驻地。在该驻地他们与中国

抗日军民有一张著名的合影。

这张照片由获救者之一法伦斯持有。1991

年12月，纪念香港军民抗击日本五十周年时，法

伦斯应港英政府邀请返港，将照片提供给了报

界。文章标题即为《阔别香江四十载 亟寻救命

恩人———退役老英兵傅理师盼与昔日恩人王继

能重聚》，并注明前排右起第一人为傅理师（即

法伦斯）。

50年来，法伦斯始终珍藏着那张在驻地的

合影。照片上前排坐着五人，即三名英盟军军官

和王继能、缪凯运；后排站立六人，都是王继能

部人员。法伦斯说：“我清楚地记得，照片是1942

年10月10日拍摄的，那天是中国人的一个喜庆

节日(指辛亥革命纪念日)。”这位退役海军军官

说：“伊文思先生特地换上定海县国民抗敌自卫

团大队的军装拍照，以表示我们对舟山群岛抗

日军民的敬意。”

舟山最早获得该照片并加以报道的是毛德

传先生。他从海外获取该照片，并撰写《怒海生

死情》，在《舟山乡音报》《舟山日报》发表。1995

年，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

十周年期间，有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12家报

刊先后转载。在《半个世纪de魂牵梦忆》一文中，

毛德传先生讲述了他最早在国内报道的这件

事，通过《舟山乡音报》《文化交流》《联谊报》等

刊载后，王继能的大女儿王南娣与他取得了联

系。“三位英军官离开驻地赴象山半岛前，我父

亲组织聚餐欢送，中英盟友纵情欢歌，举杯惜

别。阿拉舟山人唱宁波滩簧、绍兴戏、京剧，唱抗

日歌曲，三位英国客人也引吭高歌扬手起舞。”

“我也献歌助兴，博得满堂喝彩，英国朋友还向

我举手做出V字形手势。”“这歌曲是当时我刚从

上海学来的名曲《何日君再来》。”

根据法伦斯所述和后续考证，前排人员可

以确认，左起依次是伊文思（时任英美烟草公

司总监）、缪凯运（时任民国政府国民兵团第

四大队副大队长）、詹姆斯顿（时任英国驻香

港总督衙门的高级职员）、王继能（时任国民

兵团第四大队队长）、法伦斯（时任英国皇家

海军印度特遣艇队军官）。后排人员的身份则长

期众说纷纭。

二 合影后排人员身份疑云

王继能的定海县国民兵团第四大队驻地，

一说在舟山市普陀区六横岛双塘青山大庙，另

一说是在今宁波市北仑区上阳村。无论是在哪

里，作为当时担任翻译之一的忻元寅都是留下

细节描述的当事人。

忻元寅一直称驻地是在六横岛上。1998年

忻元寅称，“拍照时三个英国军官和王继能、缪

凯运坐在前面，我们几个部下站在后面。我就紧

挨在伊文思身后，当年我刚好26岁。”。2005年忻

元寅在口述中称，“在英俘离开六横的当天，正

好是10月10日，为了表示纪念，我们和伊文思等

还拍了张照片。其中有王继能、缪凯运、窦飞熊、

沈品生和三名英俘，另外三人可能是东极渔民，

当时我站后排左数第二个，我旁边是沈品生。”

经与历史长篇小说《东极之光》作者孙和军

确认，他认为后排6人中涉及4个东极人。“根据

写《东极之光》时掌握的情况推测：后排左起1为

吴其生或李朝洪，2为唐如良，3为沈品生，4为忻

元寅，5为窦飞熊，6为吴其生或李朝洪”“因为谁

也没见过本人，所以不能保证”“忻元寅到底是

哪个都难以确认，因为连他自己的小儿子都认

不准”，关于穿西装的5号人物应当是部队里面

的人，“部队里穿西装的可能性大，岛上的人是

不太可能的”，总的来说“我的这个说法只是个

猜测版本”。

因为编撰《“里斯本丸”营救事件口述史料

辑录》的缘故，笔者针对该合影中的人物也作了

一定的逆向推演。

1948年，在时任东极乡乡长沈品生撰写的

《呈报》中，沈品生称“由唐品根、许阿台、李朝

洪、郭阿得、任信仓（已故）、船伴王祥水等六人，

抱大无畏精神，于十月九日乘小帆船，护送被难

三英人至葫芦岛，交由驻军我游击第四大队长

王继能，转送象山我县政府苏县长处。而唐品根

等亦即回乡。”而忻元寅在1998年的自撰文章中

称，“1942年10月的一天凌晨，几个青浜岛的渔

民用‘带角船’（一种小船，有二橹二桨）载着三

个外国人在六横东浪咀附近登岸，由岛人领至

双塘青山大庙。陪同外国人的沈品生与王继能

熟稔。他和唐如良等青浜渔民向王、缪等介绍了

有关情况。”

另2005年忻元寅在受访的整理文章中称：

“10月6日天刚亮，东极渔民沈品生、唐如良、翁

阿川、李朝洪带着三名英俘伊文思、詹姆斯顿、

法伦斯到六横来了。”参与护送的郭阿德（即郭

阿得）2003年8月口述“把伊文思等三人从青浜

送到葫芦岛，是我和郭大康、虞如康三人用船吊

去的，没有其他人”。虞如康孙女阮尧波于2023

年接受采访时，转述其奶奶口述称：“虞如康与

郭阿德、郭大康曾送三个英国人到葫芦岛。”原

青浜村支部书记徐国权2023年口述称：“20多年

前李朝洪曾对我说起过，他和郭阿德等人把英

俘送到葫芦岛。后来因事关重大，不能让外人知

道这么秘密的事，所以葫芦岛人又传话来，仍然

让东极渔民送出去，故此过了几天，第二次由李

朝洪等人又出船到葫芦岛把英俘送到六横岛。”

缪凯运之女缪芝芬在2003年演讲称：“东极乡青

浜岛渔民阮如康（绰号：小句鱼和河豚鱼，即虞

如康）、郭阿德（当年18岁）、郭大康三连襟在他

们妻伯唐品根和五叔唐如良等亲友的周密安排

下，按照父亲的行动线路，把三位英军盟友伪装

好，穿上渔民的破衣襟衫和肥大的龙裤，并隐藏

在舢板船篷下，经过仔细伪装，再装上鱼筐后，

三连襟就摇橹直航葫芦岛。”“当晚（与前述隔

天），我父亲在东极乡沈品生副乡长等人的专船

护送下，将三位英国盟友直送第四大队驻地郭

巨甘露庵。”葫芦岛杨家的代表、与缪芝芬同为

葫芦杨家外孙辈的王绍裕 2023年提供口述称，

“后来，缪凯运带警卫和东极人就马上出去了，

出去前跟岳母去说了一下。再后来是连夜，缪凯

运就带了3个英国兵到了葫芦岛，住在杨家大堂

后厢房里。外婆安排好烧大锅水，做吃的食物，

连夜出去后门人家借男人的大衣裤。当洗漱好、

吃好饭安顿下不久，缪凯运上东极时安排警卫

去沈家门求助医生的船也回来了。那医生怕杀

头罪名不敢来，但碍于杨福林身份和面子，给配

了很多内服外用药，还有盘尼西林针剂，这些药

可帮上了大忙。靠着药物食物双重扶助，又有舒

坦的睡眠之处，英国兵恢复得也很快，感觉有点

劲了。第二天傍晚，缪凯运考虑到风险，打算离

开。那时正好东极人又来了，两天过去了，他们

也放心不下，来探探风的。之后他们商量了一

下，马上带着英国兵出去了，逃离葫芦岛……”

采集多人的口述资料后，基本可以认定，由

东极渔民护送人员至葫芦岛，并延伸至六横或

宁波郭巨，即从东极出船应有两次。第一次由郭

阿德、虞如康、郭大康三个唐家的女婿出船护送

至葫芦岛，唐品根负责联系，这可能主要考虑保

密性；第二次由李朝洪、许阿台、任信仓、王祥水

四人出船至葫芦岛，并载运3名英俘至六横或宁

波郭巨，可能充分考虑了对南部海域的熟悉程

度。沈品生、唐如良、翁阿川应当未随船前往，否

则沈品生本人在《呈报》中不可能略去不表，应

属忻元寅在事过60多年后的误记。缪芝芬因为

是小学教师，当时年仅10岁且未在葫芦岛上亲

历，其在2003年演讲时已经了解过一些相关事

迹，故此更缺乏可信性。

以上的推论载于拙文《1942年“里斯本丸”

营救事件若干疑问辨析》于2023年在《舟山日

报》发表，笔者当时倾向于后排并无东极渔民。

三 对后排合影人员的慎重确认

《1942年“里斯本丸”营救事件若干疑问辨

析》发表后，长期关注“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的

王永建先生特意通过微信与我联络，提出几个

问题：

“2000年以来，我曾多次与缪凯运先生女儿

缪芝芬老师接触，并曾于2000年至2002年采访

过窦飞熊的夫人，当面确认过；2002年春节期

间，曾专门采访过忻元寅先生；还曾于2004年赴

上阳村访问过居住在此的王继能三姨太沈爱

玉，上东极与吴其生的小儿子吴兰舫面谈过，与

沈品生的孙子沈华龙和沈华富见过面。据我掌

握的情况看，基本可以确认：后排左一是窦飞

熊，左二是忻元寅，左三是吴其生，左四是沈品

生（2021年去世的沈品生媳妇生前也确认过），

左五左六两位也有所确认，但暂时不宜认定。”

因为东极镇的“‘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纪念

馆”正在重新布展，馆方和镇里找到我，希望能

够对此照片的成员作一慎重的认定，鉴于这些

情况，笔者又作了广泛的调查。

东极镇文化馆梁银娣对笔者的工作予以了

协作，“那照片中，我们一直认为后排有可能一

个是李朝洪，小时候我见到他是高高瘦瘦的，人

蛮聪明；但2023年上半年，请李朝洪女儿和外甥

女看照片，也没认出有他爸爸。”“经青浜岛老书

记徐国权查看照片后，确实没有李朝洪、许阿

台、翁阿川、王祥水四人，沈品生、吴其生是庙子

湖人，他不识，也不敢说。”“经联系老渔民后代，

确认沈品生、唐如良、翁阿川、李朝洪、吴其生、

翁阿川6人都无照片存世。”徐国权老书记曾与

以上各方认为可能参与合影的李朝洪相熟，从

现有的证据看，合影中没有青浜岛渔民参与是

可以确认的，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庙子湖的渔民

和乡绅代表沈品生、吴其生是否在列。

鉴于孙和军先生曾认为后排左二可能是青

浜渔民唐如良，但忻元寅先生经其本人说是左

二，为防万一，再次联系到忻老先生长子，确认

左二确是忻老先生本人。

忻元寅先生2005年曾有《关于援救英国战

俘的历史回忆》的口述，此材料为2005年由凌金

祚多次电话采访后整理。忻先生在该口述中说，

“在英俘离开六横的当天，正好是“双十节”(10

月10日)，为了表示纪念，我们和伊文思等还拍

了张照片。其中有王继能、缪凯运、窦飞熊、沈品

生和三名英俘，另外三人可能是东极渔民，当时

我站后排左数第二个，我旁边是沈品生。照相机

是中队长林海生阿舅的，他阿舅姓王，在上海做

生意，因为战乱，避难在六横。因当时当地没有

冲照片的，所以底片被伊文思带到英国去了。”

可见窦飞熊的确在合影之中。

左三和左四各方都怀疑是沈品生和吴其

生，忻元寅也曾说过左三是沈品生。前几年，长

期关心“里斯本丸”营救事件的胡牧先生曾说，

“经与沈品生孙子联系，他指认后排左起第三位

就是他阿爷。”

笔者采访了吴其生的孙子，吴兰舫的侄子

吴布伟。吴布伟先生说，“左三是我爷爷，我爷爷

人很长大，穿温州人布衣服；右三别钢笔、中山

装是沈品生，国民党官员都是中山装。在2022

年，‘里斯本丸’营救事件80周年研讨会时，沈华

龙、沈华福说左三是他们爷爷沈品生，我说他们

错了。我爷爷的家人都是高个子，他兄弟姐妹都

是很长大的，而且我爷爷的长相与他几个外甥

都非常像。当年我在蚂蚁岛当书记时去看照片

一眼就认出来了。”

吴布伟先生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对于合影

时的座次排序非常敏感，这也与笔者的推测比

较合拍。按座次看，前排居中为三名英俘中年龄

与军衔居前的詹姆斯顿，然后是大队长王继能、

副大队长缪凯运、法伦斯、伊文思，说明确实是

存在排序的，且以左为尊。后排严格的排序应当

左四为首，左三为次，再次为左五、左二、左六、

左一；如果东极乡的两位代表沈品生和吴其生

在列，那么左四为沈品生，左三为吴其生。这个

推论与忻元寅老先生的回忆部分吻合，而与两

人的后人协调后意见一致。

1998年第 1期《普陀史志》曾刊载忻元寅撰

写的《护送获救英国战俘亲历记》，“经过挑选，

最后确定了略得英语的第一中队上士文书江明

远、警卫队副班长陈根友和我（学过西医，识点

英文)。我们三人中江明远英语口语较好，我和

陈根友只能讲几句‘洋泾浜’英语而已。”“大家

还在一起合影留念。拍照时三个英国军官和王

继能、缪凯运坐在前面，我们几个部下站在后

面。”如果推论合理，当时能够参与合影的其他

人，一般应当是与三位英军较密切的人员，故此

左五、左六很可能就是另两位担任翻译工作的

江明远和陈根友。

四 写在后面的话

根据以上的调查采访和分析，在现有的历

史资料和人证面前，目前基本可以确认，该照片

的后排人员左起依次是窦飞熊、忻元寅、吴其

生、沈品生、江明远、陈根友，符合缪芝芬2003年

所称，“英国客人也急着要求与我父亲和王继能

及前来送别的东极乡沈品生副乡长、吴其生五

保长、警卫排窦飞云（熊）、忻元寅等合影。”

因为此照片人员中沈品生和吴其生的确认，

可以得出一个新结论，东极渔民不仅曾两次出船

经由葫芦岛护送三位获救英俘到驻地，还曾专门

派人前往看望和欢送。孙和军写《东极之光》时曾

得到王永建先生帮助，并前往宁波市北仑区上阳

村实地采访。此次采访，不仅没有解开驻地之迹，

反而导致了该地将营救事件直接作为村里的信

史树碑立传。因为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对宁波驻地

予以否决，故此对于驻地也不宜确认。所以关于

此合影名称，建议可定名为“1942年10月10日三

名英俘在抗日部队驻地与舟山军民合影留念”。

至于2009年1月8日，旅居香港的宁波鄞县

籍老人忻鼎勋提出的，怀疑左三是其父亲忻品

性（化名曹一新），虽然从多张其父 1944年时期

的照片看，确实非常像，但目前仍然只能予以

否定。据舟山市党史办所编《东海风云》等我党

在解放前的革命资料，曹一新（忻品性）为宁波

东钱湖陶公山人，原为渔民，后加入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四明山浙东游击总队，抗日战争胜利

后受党组织指派参与收编徐小玉部，并任该部

参谋长。

另外，忻元寅先生曾多次提到，在执行护送

三位英俘到象山的苏本善部队驻地任务时，当

时在王继能部的“政训室主任的李伋（中共党

员）对英俘很关心，一再叮嘱我们对伊文思等人

好好照顾。10月10日到郭巨去前，李伋一再告诫

我说，要保护好英俘，不要半途出事”。根据王永

建先生提供的新线索，李伋的关心可能确实存

在，但他已经不在此岗位上。

1990年10月1日，在王继能去世一个月后，台

北市宁波同乡会会刊《宁波同乡》第259期曾刊

出其好友黄炳麟的《六横旧事———记我与王继

能兄交往经过》一文，其中提到“第四大队设有

政治工作室，该室主任李伋，是中共的……，我

初至六横时，即有人提示我注意。三十一年二

月，我访继能兄时谈到李伋，他坦承在注意；问

我有无适当人选？恰巧朋友刘渭水君在我家作

客，刘的学识能力均不错，乃为之推荐，得他首

肯，即任为政工室主任，并将李伋他调”，说明

1942年10月前，李伋已经离开政工室。黄炳麟是

定海区金塘镇沥港大鹏岛人，民国间曾任定海

县教育会理事长、县政府督学、县参议会秘书，

1950年5月旅台后，任台北市舟山同乡会第四届

常务理事，其人长期关心乡邦旧事的整理，于此

类回忆应不至于有明显错误。

关于这一张照片的调查分析，目前只能止

步于此，期待将来会有确凿史料发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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